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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明消亡的现代反思* ①

郭子林

【提要】 古埃及文明曾在人类历史上大放异彩，但在公元七世纪中期以后就消失在历史长河
中。这本是历史事实，但由于学界对文明、文化、文明起源与消亡等问题的判断标准不一，学者们提
出了有关古埃及文明消亡的不同见解。史学研究应坚持理论标准的前后统一。统一国家、文字体
系、文化认同是古埃及文明形成的标准，也是古埃及三千多年文明史上的重要因素。三者的消失意
味着古埃及文明的终结。生产力停滞不前及其导致的综合国力式微，长达千年之久的外族统治，古
埃及文字、信仰及实践缺乏社会基础，共同促使古埃及文明走向消亡。
【关键词】 古埃及 文明起源 文明消亡 象形文字 基督教

古埃及文明( 约公元前 3050—公元 642 年) 在新王国时期( 约公元前 1550—前 1069 年) ①达到鼎
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新王国结束之后，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
先后入侵和统治埃及，古埃及文明逐渐走向灭亡。在公元后的一千多年里，古埃及文明几乎被世人
遗忘，成为“失落的文明”，②直到 19 世纪初才重新被人们了解。
传统上，学者们一般将埃及古代史作为单独的叙事主题，认为古埃及文明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征服后消失，或者在拜占庭帝国占领时消亡，最晚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后结束。③ 进入 21 世纪，一些学
者倾向于强调古埃及文明以某种方式存续于现代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几乎没有任何领土像埃及
那样，拥有如此多串联整个历史经验的线索……埃及文化的很多方面在几千年里显而易见地保留下
来，并能够得到证明。”④也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概念和理想的古埃及不仅得以幸存，还实现了繁
荣”，法老文明依然活跃在现代埃及。⑤ 更有学者从文化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在与东地中海世界的
交往过程中，“博大精深的埃及文明深深地影响着地中海世界的其他文明，特别是希腊文明，并通过
希腊文明，对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及文明从来没有真正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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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姿多彩的埃及文明元素正以各种样式和方式存活于当代文明诸形态之中。”①

显然，这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持古埃及文明消亡论的学者们，尽管在文明消亡时间
上存在分歧，但都强调外来统治者征服并统治埃及导致文明“终结”。认为古埃及文明没有消亡的学
者们，聚焦古埃及文明因素的传承和影响，尤其是某些文化现象在后世社会的若隐若现。实际上，关
于古埃及文明消亡的讨论，既涉及理论标准问题，也关涉文明消亡原因问题。

一、同一个理论标准下的古埃及文明兴衰

学者们在古埃及文明消亡问题上观点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文化”“文明”“文明消亡”等历
史概念的内涵及成立条件的认识不一致。或者说，学者们在判断古埃及文明存与亡的问题时，秉持
的理论标准不同。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多，“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文本指出，人们使用的文化定义至少有 150 个”。一般来说，“文化被长期用来指代描绘
人类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活动、信仰、制度和产品。”“在世界史研究者的笔下，文化通常等同于那些定
义文明的政治、精神和艺术成就。”“斯宾格勒对文明和文化进行了区分，认为文明是对文化衰亡之前
几个阶段的体现。”②斯宾格勒指明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即文明是文化或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文明被用来与蒙昧和野蛮对立，表达的是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一种社会状
态。19 世纪下半叶，人们在检讨“蒙昧”和“野蛮”等术语的基础上，提出了替代性术语———“史前社
会”和“前文明社会”。无论用什么样的词语表达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文明都是表达社会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人类社会状态。③ 也就是说，从人类社会演进的角度看，文化是包括文明在内的大概念，文
化可以分为前文明社会阶段和文明社会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几乎与社会等同。从民族国家
的角度来看，在文明社会阶段，文化是用来判定文明社会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重要元素之一，构成文
明社会的主要内容。无论如何，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谈及某个文明消亡的时候，都不能把文明等同
于文化，更不能用文明社会的文化元素替代文明本身。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恩格斯发展了摩尔根的学说，撰写了《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人类社会经过蒙昧和野蛮阶段，发展到文明阶段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
释，提出了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准。在恩格斯看来，“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
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而“国家是文明社
会的概括”。④ 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货币关系、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等，都是国家可以概括的。
也就是说，文明产生的两个最主要标志是国家的产生和文字应用于文献记录。这是唯物主义史观关
于文明的基本判断，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起源判断标准。⑤ 实际上，国家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
的，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文字应用于文献记录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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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因素演变过程中，伴随发生的是人们关于文字、民族、①国家的文化构建和认同。很难想象，在
没有形成共同的语言文字认同、文化认同、权力认同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去从事建立国家的事业。同
时，有关文明社会产生标准的理论概括，也是“由今及古”的反思与概括，是以文明社会产生以后的社
会为根据进行的理论思考。这就决定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文明产生的条件和标志正是文明社会发展
演变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换言之，国家、文字、认同是国家产生的条件，是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也应
该是文明消亡的标志。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古埃及社会发展开始加速。从大约公元前 4000 年开始，古埃及先后经历了

三个文化阶段，包括涅迦达文化Ⅰ( 约公元前 4000—前 3500 年) 、涅迦达文化Ⅱ( 约公元前 3500—前
3200 年) 和涅迦达文化Ⅲ( 约公元前 3200—前 3000 年) 。学界称这三个文化阶段为前王朝时期。②

大量坟墓及随葬品表明，涅迦达文化 I时期的人们采取农业定居生活方式。③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
手工业发展起来，引起商业贸易发展。④ 涅迦达发展成为上埃及最早的城镇，或许也是精英们居住的
地方。⑤ 随葬陶器和其他物件上出现了很多刻画符号，是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的雏形。⑥ 当时可能存
在一个狩猎—战士群体，使用权标头等武器，拥有某种权力( 至少是战争和狩猎权力) ，⑦但没有产生
王权。涅迦达文化 II时期，埃及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埃及形成几个重要城
镇，最具代表性的城镇是涅迦达、希拉康坡里斯和底比斯。⑧ 希拉康坡里斯 100 号墓壁画描绘的形象
表明，它是一座王墓。⑨ 到涅迦达文化Ⅱ时期，埃及王权产生，若干个诺姆国家形成。
涅迦达文化Ⅲ时期，阿拜多斯的 U—j墓及其随葬品表明，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3150 年，是国王

蝎子 I的坟墓; 墓中出土了 125 件粘土容器和碎片、160 个小型骨头和象牙标签，这些物件上的刻画
符号，已用于记录随葬品的名称和归属关系，是古埃及最早的一批圣书体文字。瑏瑠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
家根据坟墓的规模、结构、随葬品多寡，确定了涅迦达文化 III 时期的国王世系，瑏瑡但这些国王不是来
自同一个王室家族，更不是来自同一个城市国家或诺姆国家，而是不同诺姆国家的统治者。考古学
家在阿拜多斯的坟墓中发现了大量随葬品，包括蝎王权标头、公牛调色板、利比亚调色板、那尔迈权
标头、那尔迈调色板等。这些物件上面刻画的图案，展现的主要是国王主持农业仪式和发动征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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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① 根据考古材料，至少可以确定，蝎王是一个较为晚近、拥有王权的国王。在蝎王权标头上，蝎王
已经佩戴上了王权的象征物———白冠，②还发动了兼并战争。那尔迈调色板表明，那尔迈佩戴着上埃
及和下埃及的王冠，发动统一上下埃及的战争，开创了埃及统一局面。③

前王朝时期的大量墓葬和随葬品表明，古埃及人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逐渐形成并
得以巩固。从涅迦达文化Ⅰ至涅迦达文化Ⅲ，大量坟墓由社会上掌握权力和较多财富的人建造和使
用，坟墓规模越来越大，随葬品越来越多，体现了古埃及财富的增加和王权的增强，也体现了古埃及

人来世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希拉康坡里斯 100 号墓壁画、权标头和调色板上的浮雕，展现了古埃及
人希望来世继续享有今世生活的观念，也体现了古埃及人对哈托尔女神的崇拜、④对荷鲁斯神的崇
拜、⑤对国王具有牛的强大力量的信仰，⑥更表现了古埃及人关于君权神授的王权观念。⑦ 对来世永
恒、哈托尔和荷鲁斯神、国王拥有强大动物力量、国王天然掌握强大权力的信仰，构成了古埃及人的
文化认同。同时，希拉康坡里斯 100 号墓壁画、权标头和调色板( 尤其利比亚调色板和那尔迈调色
板) 上的浮雕、U － j墓中的随葬品都表明，古埃及人已经拥有了埃及人、“九弓”( 埃及人之外的部落
或人群) 、利比亚人的概念，⑧已经严格区分埃及与周围世界的关系，⑨形成了明确的埃及民族和国家
观念。
由上述可见，最晚到公元前 3100 年左右，古埃及人建立起统一国家。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用

于记载事件的圣书体文字( 即象形文字) 逐渐成熟，成为此后近三千年埃及人使用的标准文字。古埃
及人多神崇拜和君权神授的文化观念逐渐形成，并成为古埃及本土人关于自身及其国家认同的基本

理念。概言之，到公元前 3100 年左右，随着统一国家的产生、文字体系的形成、文化认同的成型，古
埃及进入文明社会。
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从公元前 3200 年左右形成之后，始终是古埃及人使用的官方文字，尤其是古

埃及神庙、墓葬、官方档案以及文学作品的主要文字形式。古埃及留存下来的金字塔内壁、帝王谷坟
墓墙壁、各种石碑铭文、纸草文书等，都是古埃及人使用圣书体文字的明证。最晚用圣书体铭文书写
的古埃及铭文刻写于公元 394 年，但公元四世纪，埃及人赫拉波罗试图解读象形文字，未能成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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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到公元四世纪末期，埃及人已经完全不理解古埃及传统的圣书体文字( 象形文字) 。① 语言文
字的消亡意味着古埃及人不能通过流传至当时的文字材料理解传统社会，古埃及传统文化记忆淹没

在历史长河中。
古埃及人在三千多年时间里，始终信奉多神，致力于神庙和坟墓建筑以及相应的仪式活动，创作

了大量与宗教信仰直接相关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古埃及人相信国王权力拥有神圣属性，坚持
神圣王权观念。然而，公元六世纪末，多数埃及人皈依了基督教，供奉埃及传统神祇的神庙被城市基
督徒摧毁。② 随着埃及人改信基督教，以传统多神信仰为基础的神圣王权观念瓦解了。宗教信仰的
重大变故和神圣王权观念的终结，颠覆了埃及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
古埃及文明形成之后，埃及本土人( 哈姆塞姆人) 在长时期内作为统治者管理国家。埃及先后经

历了 31 个王朝和八个阶段，包括早王朝时期、古王国时期、第一中间期、中王国时期、第二中间期、新
王国时期、第三中间期、后期埃及。③ 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是古埃及统一而强盛时期。第一中间
期、第二中间期和第三中间期是古埃及相对混乱阶段，有两个或更多政权对立的现象。第二中间期
时期，喜克索斯人在下埃及建立王朝，与上埃及的本土埃及人建立的王朝相互对峙。第三中间期和
后期埃及，利比亚人、努比亚人、波斯人先后建立王朝，统治埃及，但埃及本土人始终是统治阶级。在
希腊罗马人统治时期，统治阶级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仍是埃及本土人。然而，到公元七世纪中期，阿
拉伯人征服罗马帝国总督统治的埃及之后，迅速把阿拉伯人迁移进埃及，实施阿拉伯人的统治方式，

埃及传统政治制度不复存在，哈姆塞姆人的国家变成了阿拉伯人的国家。
简言之，文字体系、文化认同、统一国家在，则文明在; 国家、文字、认同亡，则文明灭。作为古埃

及文明社会主要元素的国家、文字、认同的形成，标志着文明的形成; 其消失，意味着古埃及文明的终
结。这是符合逻辑的判断，是理论与历史的统一和理论标准的前后一致，是关于文明起源、发展与消
亡应有的理论认识。关于古埃及文明消亡的原因也应该沿着这条理论路线，从三个元素本身探寻
根源。

二、长期外族统治对古埃及文化的消融

与文明的起源一样，文明的消亡也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新王国结束之后的七个世纪里，本
土埃及人断断续续地建立王朝统治，其余大多数时间处于外来人的征服与统治之下。第 22、23、24
王朝的统治者具有利比亚人血统，第 25 王朝由努比亚人建立，第 26 王朝统治者也有利比亚人血
统。④ 这几个王朝的统治者虽然不是埃及本土人，但都按照古埃及传统进行统治，没有改变古埃及社
会的发展方向，埃及本土人构成统治阶级的主要成分。⑤

69

①

②

③

④

⑤

James P. Allen，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 8.
Ｒichard H. Wilkinson，The Complete Gods and Goddesses of Ancient Egypt，Thames and Hudson，2003，pp. 22 － 23.
古埃及人没有王朝概念，公元前三世纪埃及祭司马涅托划分了王朝世系，近代西方学者将若干王朝整合在一起形成历史阶段。
David P. Silverman，ed. ，Ancient Egyp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 20 － 21.
Manetho，The History of Egypt with Other Works，William Heinemann Ltd. ，1940，pp. 158，167; Ｒobert K. Ｒitner，The Libyan Anarchy:
Inscriptions from Egypt＇s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9，p. 2.
K. A. Kitchen，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Egypt，1100 － 650 BC，Aris ＆ Phillips，2015，pp. 406 －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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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人统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公元前 525—前 404 年，公元前 343—前 332 年) ，①只有大流
士一世真正对埃及进行经营。他修建水渠，发展农业，经营贸易，可能还编纂法典，②甚至将自己佩戴
着传统埃及国王双王冠的形象铭刻在神庙墙壁上。③ 大多数波斯国王只是派驻总督管理埃及。④ 波
斯人没有主动改变埃及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⑤但从客观上来看，古埃及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对
于埃及人而言，外族入侵者对其长达一百三十多年的全国性统治，尚属首次。埃及人第一次经历总
督统治，认识了不同于埃及传统王权制度的统治方式，感受了古埃及王权的式微，体会到了国王神圣

力量的限度。
当然，波斯人的统治对古埃及传统政治和文化影响有限。第一次波斯统治之后，埃及人建立的

三个王朝实行的依然是神圣王权统治; ⑥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埃及以后，埃及祭司依然授予他神圣法老

的称号。⑦ 这表明埃及人的神圣王权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受到了震荡。文献“培提斯的
请愿”或许可以说明波斯人统治早期，埃及本土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这是大约公元前 513 年提交
大流士一世的请愿书。⑧ 文献记载了公元前 644 年到公元前 513 年之间培提斯家族与地方祭司集团
的斗争史。文献谴责地方祭司集团侵吞神庙财产和迫害培提斯家族。⑨ 虽然统治者几经变化，但培
提斯家族始终与神庙祭司集团斗争，并向国王寻求正义。也就是说，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古埃及底
层社会的神庙祭司和宗教崇拜没有变化，底层社会的埃及人对国王具有正义属性的认可没有改变。
此外，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古埃及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 瑏瑠埃及传统的丧葬习俗未发生变化。瑏瑡

公元前 332 年，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开启了近三百年的希腊人统治时期。亚
历山大大帝去世( 公元前 323 年) 后，埃及开始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瑏瑢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但托勒密王朝主要依靠希腊—马其顿人和埃及人中的精英阶层进行统
治。瑏瑣 作为外来统治者，希腊—马其顿人不得不吸纳部分埃及本土精英参与政治。托勒密王朝的官
方语言是希腊语，行政文件和经济文献等使用希腊文，甚至希腊人之间的书信、遗嘱、诉讼文书等都
使用希腊文。瑏瑤 因此，进入托勒密王朝政府体系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掌握希腊语。一些埃及精英还
为自己起了希腊名字。瑏瑥“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勒密王朝时期下层埃及人自由地与外来人通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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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Van De Mieroop，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Wiley-Blackwell，2011，p. 305.
Amélie Kuhrt，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Ｒoutledge，2010，p. 125.
Toby Wilkinson，The Ｒ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p.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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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Vol. 1，trans. P. A. Bru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iii. 1. 3，2 － 5; J. M. O＇Brien，Alexander the Great:
The Invisible Enemy，Ｒoutledge，1992，pp. 86 － 91.
Marc Van De Mieroop，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 306.
Miriam 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A Book of Ｒeadings，Vol. 3，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pp. 44 － 54.
James E. Hoch，Middle Egyptian Grammar，Benben Publications，1997，p. 4; Janet H. Johnson，Thus Wrote conchsheshonqy: An Introductory
Grammar of Demotic，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0，p. 1.
Toby Wilkinson，The Ｒ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pp. 434 － 438.
Michael Grant，From Alexander to Cleopatra: The Hellenistic World，Weidenfeld ＆ Nicolson，1982，pp. 37 － 39.
W. Tarn and G. T. Griffith，Hellenistic Civilization，Edward Arnold Ltd. ，1952，pp. 178 － 179.
G. P. Goold，ed. ，Select Papyri，2 Vols. ，trans. A. S. Hunt and C. G. Edgar，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1934; Willy Clarysse and
Dorothy J. Thompson，Counting the People in Hellenistic Egypt，2 Vo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Pierre Jouguet，Macedonian Imperialism and 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East，Ｒoutledge，1996，p.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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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或埃及人的名字出现在纸草文书中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确定这个人是纯希腊人，还是纯埃

及人。”①当然，埃及本土人依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圣书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还在广泛使用，托勒
密五世时期罗塞达石碑上的铭文就是一个明证。这块石碑是公元前 196 年祭司们为纪念托勒密五
世对埃及神庙的善行，在全国竖立的若干块纪功碑之一，用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古希腊
文书写的三段文字，叙述相同内容。②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或许是吸取了波斯人在埃及统治失败的教训，③对埃及的多神崇拜传统给

予极大宽容和支持，举行埃及传统的宗教仪式。④ 例如，希腊统治者在埃及各地按照传统方式构建神
庙，菲莱神庙和埃德福神庙都是他们修缮或建立的。神庙墙壁上的浮雕铭文不仅刻画和铭刻着希腊
人国王的肖像和名字，还详细描绘了当时举行的各种传统宗教仪式场景。⑤ 当然，统治者并非完全照
搬埃及传统信仰，而是进行了调和。托勒密一世把萨拉皮斯作为官方崇拜的神。⑥ 萨拉皮斯是复合
神，具备希腊宙斯神和埃及神阿皮斯和奥西里斯的特点，同时满足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宗教情感。⑦ 托
勒密王朝还在埃及推崇迪奥尼索斯神的崇拜，⑧这是一个纯粹的希腊神。这种宗教政策使埃及人的
宗教信仰进一步多元化。
托勒密王朝有意推广希腊文化。托勒密一世和托勒密二世在亚历山大城建立图书馆和博物

院，⑨聘请世界各地的文人和学者，到这里从事学术研究，借以传播希腊文化。托勒密王朝将宣传阵
地遍布埃及各地。在数目众多的城镇和村庄里，社团起到了宣传希腊文化的组织作用。社团的主要
职责是管理“体育馆”。体育馆是保持和发展希腊文化的基本机构，社区年轻人在这里接受希腊文化
和体育训练。对于社区成年人来说，体育馆既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也是他们从事文化和体育活动的
中心。瑏瑠 体育馆也有条件地允许埃及本土人使用。这些进入体育馆的埃及本土人受到希腊体育的影
响。在埃及城市和乡村，一些专业化的希腊人社团，如音乐社团、歌舞社团等，通过不同方式宣传希
腊文化。托勒密王朝为这些社团提供物质支持。希腊人的巡回演出团和滑稽戏团深入最偏僻的乡
村。瑏瑡 经过长期熏陶，埃及本土人对希腊文化有了深刻理解。
当然，在希腊人统治时期，古埃及传统文化存续了下来。埃及开罗博物馆 54313 号文物是托勒

密五世向埃及公牛神阿皮斯奉献土地的石碑，表明国王仍在崇拜埃及传统神灵; 埃及开罗博物馆

46592 号文物是托勒密王朝早期托特神的祭司派特奥西里斯的木棺，木棺的形制和圣书体文字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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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希罗多德称，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占领埃及以后，对埃及的阿皮斯公牛进行亵渎，引起了埃及本土人的极大不满; 类似的事情还

发生在阿塔薛西斯三世统治时期。这种渎神行为是埃及本土人反抗波斯人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
Vol. 2 ( books iii － iv) ，trans. A. O. Godle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1，iii. 27 － 29，37;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Vol. 7
( books xv. 20 － xvi. 65) ，trans. Charles L. Sherm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xvi. 51.
A. K. Bowman，Egypt after the Pharaohs 332 BC － AD 642: From Alexander to the Arab Conque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 169.
Ｒichard H. Wilkinson，The Complet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Thames and Hudson，2000，pp. 27，214，205 － 207.
Pierre Jouguet，Macedonian Imperialism and the Hellenization of the East，p. 339.
Walter M. Ellis，Ptolemy of Egypt，Ｒoutledge，1994，pp. 30 － 31.
E. E. Ｒice，The Grand Procession of Ptolemy Philadelphu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 9 － 25.
穆斯塔法·阿巴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臧惠娟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第 65、50—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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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记载的内容表明，祭司的葬礼采用了古埃及传统丧葬方式。① 埃及宗教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因
素得到发展，希腊人把埃及智慧神托特等同于希腊神赫尔墨斯，创造了以托特或赫尔墨斯为主神的

宗教学说“赫尔墨斯主义”。② 埃及的伊西斯神崇拜传播到希腊和小亚细亚。③ 早在托勒密王朝统治
埃及之前，希罗多德就认为很多希腊神源自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希腊人更多地看到了埃及
神与希腊神的相似之处，把阿蒙神与宙斯相提并论，认为希腊的阿波罗神以埃及荷鲁斯神为原型。④

希腊人的绘画和建筑借鉴了埃及绘画和建筑艺术的很多内容。⑤ 希腊历法受到埃及历法的影响，希
罗多德早就有所论述。⑥ 托勒密时期，这种历法上的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马其顿月在埃及逐渐失
去太阴月特征，到公元前二世纪被吸收进埃及月体系。⑦

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下的托勒密埃及，由于统治者采取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传统文化得以延
续。希腊文化借助政治优势，大量导入埃及本土，对埃及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这种冲
击往往体现为两种文化的交融，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倾轧。于是，我们既可以看到相对独立呈现的
古埃及或希腊文化元素，也可以看到两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当然，从客观上说，在托勒密埃及，埃及
传统文化已失去强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多元文化稀释; 而在与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长期交往中，

埃及人也逐渐形成了系统性接纳并适应异文化的心理和思维基础。
罗马人统治时期( 公元前 30—公元 642 年) ，埃及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埃及本土人再也未能建立

起自己的王朝。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在内的希腊罗马文化不断进入埃及，埃及人的文字、宗教信仰、
文化理念不断变化。到公元六世纪，古埃及人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认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公元七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到达埃及时，埃及人关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已荡然无存。最终，埃
及变成了阿拉伯人的埃及。应该说，最晚从希腊—马其顿人开始，近千年的外族统治使古埃及人失
去了复兴机会，为古埃及传统文化的变化提供了条件，成为古埃及文明消亡的直接原因。

三、生产力水平停滞不前

古埃及人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成就，在新王国时期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却在新王国

结束以后不断遭到外族入侵和统治，与古埃及生产力状况密切相关。
古埃及是农业文明，其农业生产依靠天然充分的日照和定期泛滥的尼罗河。古希腊历史学家希

罗多德曾访问埃及，形象地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⑧ 尼罗河不仅为埃及人提供日常生活用水，
还为埃及农业提供丰富水源。更重要的是，每年定期洪水泛滥为埃及农业生产带来肥沃土壤。在尼
罗河泛滥洪水退去之后，古埃及人把种子洒在松软肥沃的黑土地上，然后驱赶家畜在上面踩踏，完成

农业耕种，接下来就等待收获季节完成收割。只要尼罗河定期泛滥，水位高度正常，农业就能丰收，

99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Zahi Hawass，Inside the Egyptian Museum，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2010，pp. 171 －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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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甚至能够积累相当多的财富。① 这种简单的农业生产使古埃及人习惯了
“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使埃及人失去了改进生产工具的动力，导致古埃及的生产力几千年几乎停
滞不前。
从早王朝( 约公元前 3150—前 2686 年) 开始，古埃及人就使用铜器，第 1 王朝国王哲尔的坟墓里

出土了 836 件铜制品，包括 121 件铜刀子、102 件铜扁斧和 262 件铜针。② 古王国时期，埃及人使用的
铜器越来越多，并在制作技术上有所改进。③ 新王国时期，古埃及进入青铜时代发展期，提升了青铜
制作技术。在第 18 王朝维西尔莱克米尔的墓中，有一幅壁画，描绘了铜器冶炼场面，十几个工人在
冶炼青铜和制作门板。④ 从这幅画来看，埃及人已经发明脚踏风箱，用于青铜冶炼和青铜制品的制
作。在第 18 王朝，一些坟墓壁画描绘了工匠制作金器、工艺品的场面。还有一些壁画描绘了制作木
质、石质和铜质生产工具的场景。⑤ 铜是新王国时期的贵重物品，被用作等价物。据第 19 王朝早期
的一篇文献记载，一个叙利亚女奴隶价值 4 德本 1 凯特银子，买者需支付 6 个青铜器皿、10 德本铜、
15 件亚麻外衣、1 件寿衣、1 件毯子和 1 个水壶。⑥ 正因如此，在新王国时期，青铜工具没有广泛使
用，人们仍大量使用石头和木质工具。这种情况持续到公元前七世纪。
埃及尼罗河两侧是大面积沙漠，西奈山和红海将埃及与亚洲分离开，北有地中海，南有尼罗河五

大瀑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古埃及不易受到周围军事力量的攻击。⑦ 古埃及人长期不注重军事
发展，直到中王国时期( 约公元前 2055—前 1650 年) 才着力发展军事体系。⑧ 新王国时期，埃及在采
用了西亚传入的马拉战车之后，⑨军事力量达到古埃及历史上的鼎盛，但约公元前 1000 年之后，军事
力量落后于地中海东北部的西亚强国。
相比较而言，早在公元前二千纪下半期，赫梯已发明锻造铁器的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使经

济发展起来; 改进了军事装备，军事实力大为增强。赫梯成为与埃及争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霸权的
强大国家。到公元前一千纪前半叶，亚述、新巴比伦、波斯也都学会了铁器锻造技术，经济实力和军
事力量大大增强，先后成为西亚北非地区的强大国家。瑏瑠 古埃及最早的铁制品出土于图坦卡蒙墓，是
一把铁质剑鞘，很可能是赫梯人制作的，从米坦尼传入埃及。第 25 王朝( 约公元前 747—前 656 年)
以后，埃及人逐渐接触到铁质生产工具。第 26 王朝时期( 约公元前 664—前 525 年) ，埃及人开始使
用铁器，但没有根本改变埃及社会的生产力状况。瑏瑡 由于统治者励精图治、国家统一和相对安宁的外
部环境，第 26 王朝出现了古埃及历史上的短暂复兴，但无法改变国力相对式微的大趋势。公元前六
世纪，波斯帝国强大起来，埃及综合国力无法与之对抗，最终被波斯征服。
波斯人统治时期和两个波斯王朝之间的时期，埃及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状态，埃及无法恢复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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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生产。继波斯之后，希腊、罗马发展起来，先后占领和统治埃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使埃及
内部社会恢复了安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埃及成为地中海世界的粮仓，但希腊—马其顿人和罗
马人统治者拥有强大军队，且掌握着相对先进的经济管理体系，埃及人很难推翻外来统治者并重建

本土王朝。应该说，生产力的停滞和综合国力的式微是古埃及文明消亡的重要原因。

四、文字缺乏传承性

古埃及语言经历了古埃及语、中埃及语、新埃及语、世俗语和科普特语的变化，①这些语言阶段拥
有相应的文字字体。其中，圣书体文字( 相对应的是中埃及语和新埃及语，一直使用到罗马人统治时
期) 被希腊人称为“神圣雕刻”，②使用时间最长，几乎是神庙和坟墓墙壁、棺椁和雕像上的唯一字体。
中规中矩和装饰效果，是古埃及人在比较坚硬的石头和木头表面用圣书体文字铭刻铭文的重要原

因，绝非由于它易于理解和记忆。圣书体文字看似象形文字，实为字母文字。一般来说，圣书体文字
单词或者由表音符和限定符两部分组成，或者由单个表意符( 既发音，也表意) 构成。中埃及的构词
符号多达 700 个，其中单音符号 25 个，双音符号 145 个，三音符号 74 个，③它们都是辅音，没有元音
符号。即使在使用这些文字的时代，没有口口相传的教授，这种文字也不易识读。在后期埃及，世俗
体文字得到使用，其形体就像中国汉字的狂草体，很难辨认。不仅构词符号众多，语法结构也较为复
杂，不易于理解和记忆。这些文字构架起来的语言显得神秘莫测，埃及人称其为“神的话语”。④ 据
估计，在古埃及文化最为发达的新王国时期，具有读写能力的人不超过总人口的 2%至 5%，⑤主要是
国王、王室成员、神庙祭司、书吏、工匠等。
古埃及一篇名为《对各种职业的讽刺》的文献里面，有几句话很有说服力: “瞧! 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超越文字……书吏所在的办公处比任何办公处都大。没有任何事物像它那样。”“瞧，除了书吏
的办公处，没有任何办公处可以免于监督者的监督。书吏本身就是监督者! 但是，如果你懂得文字，
那么它将使你比我在你面前提到的所有职业者都更好。”⑥可见，古埃及文字必然是少数人的特权。
掌握了文字，就意味着拥有了进入精英阶层的通行证，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甚至可以享有特

权。为了保持特权地位，为了使子孙后代持续享有文字带来的生存优势，古埃及精英群体必然强调
对文字的垄断，重视子孙后代的文字教育，不愿将文字传播或普及到广大民众。底比斯的美迪那村
庄是“帝王谷”国王坟墓的建筑工人聚集地。坟墓建筑工人需要在墓壁上铭刻铭文，须具备读写能
力。考古学家在美迪那遗址发现了很多写有文字的陶片，是学生学习文字时的“练习本”。结合古埃
及文献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判定，古埃及教育发生在宫廷、神庙、职业村庄和家庭里，应该不存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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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那样的学校。①

正是由于具有非教授不能识读且为社会精英群体垄断的特点，古埃及文字未能形成大体量民众

基础，缺乏广泛传播和持续传承的根基。希腊文和拉丁文是拥有元音字母且易于读写记忆的字母文
字，比较易于传播和传承。
希腊人统治埃及时期，希腊—马其顿人是统治阶级，希腊文是统治阶级的官方语言。埃及本土

精英要想进入统治阶层，就必须接受希腊文化，尤其需要学习和掌握希腊文，将其作为工作文字。埃
及本土祭司马涅托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学习希腊文，还用希腊文撰写了《埃及史》等书，奉献给托勒
密国王。② 罗马人统治初期，希腊语是官方语言。公元三世纪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改革官方语言，
在包括埃及在内的各个行省，以拉丁语代替希腊语，但改革并没有使拉丁语成功取代希腊语，希腊语

仍是埃及官方语言。③ 拉丁语仅用于书写法律案件官方报告的标题、日期等，而官方文书的主体内容
基本用希腊语书写。④ 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政府在埃及极力推行拉丁文化。公元 529 年，皇帝查士
丁尼下令，关闭所有多神教场所。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被烧掉，正是这种文化政策的结果。⑤ 到罗马人
统治晚期，尽管拉丁语在埃及官方语言中占据一定地位，但底层社会很多人仍讲希腊语。⑥ 经过希腊
语的长期影响，埃及人的语言发展为科普特语，在希腊文中加入埃及世俗文的七个字符形成科普特

文。公元四世纪初，科普特语和科普特文成熟起来，使用到公元 1000 年。⑦ 科普特文字基本是古希
腊文的书写形式。
古埃及文字没有民众基础，本身又不易于理解。不易掌握和理解的文字，不可能得到埃及民众

的热爱，不可能被外来人接受，自然缺乏传承动力和传播潜力。在面对诸如希腊文和拉丁文这种易
于理解和记忆的文字的长期影响时，古埃及文字逐渐走向消亡。

五、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缺乏聚合力

古埃及是古代世界宗教信仰非常浓厚的文明，是一种“以神为本”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崇拜
的神祇，每个王室家族崇拜若干个大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据不完全统计，古埃及人曾经
崇拜过一千五百多位神祇。⑧ 古埃及人的神大多数是具象化的，是古埃及人敬畏日升日落、尼罗河洪
水定期泛滥、隼鹰高空翱翔、蜣螂粪球出生等自然现象的直接体现。埃及人没有探讨这些现象背后
的原因，没有将其抽象化。当然，古埃及人针对一件神奇事情，也会给出解释，但可以给出若干个解
释，不是用一个解释替代另一个解释，而是将这些解释层垒起来，只要这些解释可以让他们感到安全

和舒适。关于太阳，埃及人创造了几个太阳神，包括阿图姆、拉、阿蒙、哈拉凯悌。几个太阳神互相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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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都深受崇拜。①

古埃及人没有创造出贯通全体神祇的教义，只是用神话把神祇联系起来，形成赫利奥坡里斯神

学、赫尔摩坡里斯神学和孟菲斯神学。② 根据各种神话，世界起源于混沌之水中的一个小岛; 太阳神
阿图姆是造物主，他的儿女舒和泰芙努特结合，生下地神盖伯和天神努特; 后两者生下奥西里斯和伊

西斯、塞特和奈菲提斯。地神盖伯命令奥西里斯统治埃及，塞特嫉妒哥哥并将其谋杀。伊西斯复活
奥西里斯，并怀上荷鲁斯。荷鲁斯长大成人，与塞特争夺王位。在众神裁判下，荷鲁斯成为埃及合法
国王，是正义和秩序的代表; 塞特成为沙漠保护神，时刻觊觎埃及王位，是混乱和非正义的代表。③ 神
话的根本落脚点是王位争斗的和解，宇宙平衡的达成，人间秩序的恢复。这意味着，荷鲁斯肩负着维
护宇宙平衡和埃及社会秩序的重任，是永恒的埃及国王，埃及历史上的每位国王都是荷鲁斯的化身，

国王拥有神圣身份和神授王权。
作为荷鲁斯化身的国王，不仅肩负维持宇宙和社会有序运转的使命，还是唯一能够充当人与神

之间桥梁的神人，承担着为埃及大众谋求永生的职责。国王首先需要众神的支持和赐予，需要得到
众神的保护，他们从而广建庙宇，以供神祇在其中生活。国王在神庙里向神祇献祭，举行各种仪式。
埃及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要想宇宙和社会稳定有序发展，要想实现永生，就必须参与神庙的修建，出

席仪式活动。据古王国时期制作的帕勒莫石碑记载，早在第 1 王朝国王阿哈统治时期，国王定期举
行节日和仪式，并修建神庙。④ 古埃及神庙里面每日举行三次献祭仪式。古埃及人还举办很多重要
节日。据统计，新王国时期底比斯地方每年大约举办 60 场节日，⑤例如国王的加冕节、塞德节、欧派
特节和美丽的河谷节日等。⑥ 节日实际上是一种仪式或仪式集合。在这些仪式当中，核心人物是国
王。仪式的最终目的要么是实现王权的更新，要么是实现国王生殖能力的更新，从而达到宇宙和社
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和国王以及民众的永生。那些描绘仪式场面的浮雕和铭文很具说服力。在底比
斯北部阿蒙霍特普二世建造的阿蒙圣舟堂的墙壁上有 26 幅浮雕，按次序记录了阿蒙霍特普二世的
神圣诞生、加冕仪式和献祭仪式。浮雕描绘了王权的神圣来源和众神的赐予。在其中一个场景里，
一句话刻写在阿蒙神后面，是在国王阿蒙霍特普二世加冕并奉献了祭品之后，阿蒙神对国王说的话:

“我给予你所有生命、所有统治领域、所有健康、所有幸福、所有祭品和食物、所有美好的东西，像拉一
样永恒。”⑦国王从太阳神和众神那里获得神圣王权和国王以及民众的永生，恐怕是神庙以及各种仪
式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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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是宇宙运转和社会有序发展以及民众永生的重要保证的理念，也在国王的名字和丧葬习俗

中表现出来。国王的名字最早在前王朝末期就出现了，但国王的完整名字在古王国时期形成，在加
冕时宣布，由五部分组成，强调国王的神圣身份和统治埃及的合法性。例如，新王国国王图特摩斯一
世的头衔是“荷鲁斯: 强壮的公牛，玛阿特所钟爱者; 两夫人: 像火焰一样照耀大地，拥有强大的力量;
金荷鲁斯: 拥有极好的年份，使众多的心获得生命; 上下埃及之王: 阿阿海派尔卡拉; 拉之子: 图特摩

斯”。① 古埃及人还认为，国王具有权威、智慧和真理的属性。古埃及人曾赞扬拉美西斯二世:“权威
的言词( 胡) 在你的口中。判断力( 西阿) 在你的心中。你的言语是真理( 玛阿特) 的圣殿。”②实际
上，胡、西阿和玛阿特都是古埃及的神。这样，在古埃及人看来，国王不仅是太阳神拉的儿子，还受到
其他神的保护，更具有某些代表正义和秩序的神的属性。正是因为国王具备了这样的属性，古埃及
人才希望国王能够永生，在来世继续发挥维持宇宙和社会良性运转的职能，进而确保埃及民众的永

生。从而，国王登基之后就着手建造庞大奢华的坟墓，在坟墓墙壁铭刻上指引其永生的咒语铭文; 国
王去世以后，其尸体被制作成木乃伊，存放在坟墓里; 国王的后代举行丧葬仪式，祈祷去世国王实现

永生。③ 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铭文详细记载了国王的丧葬仪式。④ 广大臣民希望去世国王在来世继
续保护他们，使其达到永生。很多石碑铭文将死者坟墓和祭品的给予者归于国王。⑤

古埃及人对神祇寄予了各种期望，包括获得神祇对今生的保护、赐福、消灾解难，也包括对来世
永生的赐予。一旦埃及人面对这些神祇难以应对的局面，他们一定会对神祇和自己的信仰产生怀
疑，进而放弃对这些传统神的崇拜，接受新的神灵崇拜。波斯人和希腊人统治时期，埃及人逐渐意识
到他们信奉的神祇似乎不能解决埃及面临的问题。罗马人统治时期，尤其从公元三世纪开始，埃及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发生变化，出现了中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破产、人口逃离的现象。这样的新社会
问题，是古埃及传统神祇无法解决的，更是埃及传统信仰难以解释的。正值此时，基督教为埃及人送
来了新神———上帝。⑥ 基督教宣扬普度众生的教义恰恰符合埃及人的现实需求。基督教大约在公元
一世纪传入埃及。⑦ 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基督教的隐修制度在埃及产生。⑧ 公元四世纪末，在埃及
总人口中，基督徒的比例在 50%至 90%之间，基督教已成为埃及主要宗教。⑨ 公元五世纪末，非基督
徒在埃及人口中的比例急剧降低。瑏瑠 约公元 535 年，埃及最后一个崇拜传统神伊西斯的神庙被关
闭。瑏瑡 公元六世纪末，埃及乡村大多数人皈依基督教，城市异教徒也不敢公开崇拜传统神祇了。瑏瑢

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实践，使埃及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体现出强烈的“以神为本”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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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明消亡的现代反思

很大程度上，人变成了神的奴隶，沉浸于对神灵的崇拜和对来世的追求中，忽略了对现实生活的追

求，在自然界面前失去了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使得古埃及人没有影响广泛的英雄人物，没有
广泛认可的民族精神，没有记载真实历史的自觉。① 这种缺乏历史传统、缺乏民族凝聚力、缺乏现实
生活色彩的文化，无助于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无助于民族抗争精神的养成，无助于集体主义观念的形

成。这样的文化几无生命力可言，在面对外来侵略时，只能与民族和国家一起上演一场场悲剧。

结 语

随着统一国家、文字体系、文化认同的成型，古埃及文明形成。在整个古埃及文明史上，古埃及
人始终追求国家统一，使用象形文字，坚持多神崇拜基础上的君权神授和来世永恒信仰，并通过神庙

和坟墓建筑以及宗教仪式等践行之。公元七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到埃及的时候，古埃及人的传统文
字已经不为人所认识，古埃及人的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已经不复存在，古埃及人的统一国家也

变成了阿拉伯人的国家，埃及文明从事实上消亡了。埃及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埃及人容易开展农业生
产，但也使埃及人忽视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几乎长期处于同一水平。不易受到外来军事攻击的
地理条件，使埃及人长期忽视军事组织的改善和军事设备的改进。当周围世界各国凭借相对先进的
铁器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增强了综合国力的时候，埃及相对落后了，成为外族征服和统治的对

象。在长达千年之久的外族统治过程中，埃及本土人偶尔发动起义，但再也未能建立起传统的王朝
统治; 埃及人逐渐学习并使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放弃了象形文字; 埃及人逐渐接受基督教，抛弃了多

神崇拜。外族人的长期统治，固然是古埃及文明消亡的重要原因，但埃及人未能组织起全国规模的
强力反抗，未能寻求“民族复兴”，主要是因为古埃及人的文字、信仰及实践远离广大民众，缺乏复兴
动力，没有传承基础。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古埃及人缺乏强烈的历史和文化自豪感，没有
可以为民族凝聚、文明振兴、文化传承提供强大动力的文化基因，没有坚定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在面
对外来统治和文化冲击时，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悲剧，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文明。

( 作者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邮编: 100101)
( 责任编辑:李桂芝)

( 责任校对: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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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ＲY OF AＲTICLES

old and new knowledge systems is Lü ＇s effort to replace “correlative thinking”with “subordinative
thinking”，and to create a disciplinary paradigm for modern new historiography. A look into his study of
methodology will help us not only to realize the dilemma of presentism that is commonly shared by
historians，but also to recognize the generational shifts in the histor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History，Culture，and Nation: The Ｒise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 Deng Y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Western concept of“culture”became an important
conceptual tool for reconfiguring traditional heritage in China. Chinese scholars wrote cultural history aiming
at exhibiting traditional China ＇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chievements. In viewing China in a competition
against the West，they held a hidden belief of treating culture as a battleground.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and“culture，”has gradually dominated the them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t the same time，
cultural history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present a national life in historical action. Not only did it exhibit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history，but it also revealed the spiritual core of the community. History，
culture，and nation merged into one. Cultural history，thus，became a constructed narrative fabricating social
cohe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authority.

“Historical Memory”，“Histoire-Mémoire”，or“History and Memory”?: The Use of Concepts in
History of Memory / / Tu Hanzhang

The concepts of“history and memory”，“histoire-mémoire”，“historical memory”，and“history of
memory”seem similar，but their meanings vary. The term“historical memory”was first used by Maurice
Halbwachs in La Mémoire Collective. It was originally to emphasize the nature of history as memory，and its
meaning was gradually broadened to refer to“people＇s memori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The term
“histoire-mémoire”was originally coined by Pierre Nora to describe the unity of“history and memory”in
pre-modern eras. The term“history and memory”is a central topic when historians in the west discus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In doing so，they justify the history discipline ＇s
position while facing the challenge from memory studies. “History of memory”，by contrast，is a field that
treats memory as the object of historical inquiry，studying changes of memory over time. Therefore，we
should strive for accuracy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ing these terms，especially when translating
or introducing Western historians＇ opinions.

The“Comfort Women”Question and Its Limits in the Gender Perspective / / Liu Ping

In recent years，scholars have widely adopted gender as a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to frame the study of
the“comfort women” in the Japanese army within war-related sexual violence. This change induces a
paradigmatic shift and further extends the scope and depth of scholarly inquiry. However，there is also an over-
reliance upon or blind trust in the gender approach. As a result，some have replaced political history with
gender history，proposing a position of transcending state /nation，and resulting in a historical nihilist tendency
of challenging or even denying the brutal nature of the“comfort women”system. The“comfort women”question
is complex and particular. It is not only a research subject in gender history，but also a topic in political history.
When using the gender perspective，we need to be aware of its limits and to maintain a sharp sense of vigilance.

Modern Ｒeflections on the Demis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 / Guo Zilin

Ancient Egypt was an extraordinary civilization tha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human development in
history. Yet，it became a lost civilization after the seventh century. Scholars hold competing opinions on
the demis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due to their divergent views on what conceptualizes a culture
or a civilization，and how to define its beginning or its end. To overcome the confusion，one should look for
uniform theoretical standards，and this is the baselin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Three criteria，including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tate，the invention of the writing system，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together
define the emergenc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years.
Accordingly，the disappearance of these three traits signified the demise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As for
its fall，it wa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reasons at work，including the decline of total national strength due to
stagnation of productivity，the alien domination of almost one thousand years，the lack of social cohesion to
the writing，belief systems and their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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